
  
    
      
    
  


《听见栀子花开的声音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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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在巴黎街头的某广场上，我遇见一个男孩。

我坐在微微凉的板石上，耳边有成群的鸽子飞起来的声音，它们的翅膀扇动的风掀起我的头发和裙角。不知道，我此时是不是安磊说过的那样，洁白的裙角飘飘，宛若仙子。微微安买东西还没有回来，我闻到了附近的西饼店飘起来的小甜饼的香味。

我听见了很轻的脚步声，他停在我面前，呼吸有微微的粗重。

“Exeseme？”我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慌乱，那感觉来得强烈，我漆黑的眼睛努力地搜索，终究没有看到什么。我放弃了，面前的人没有说话，我叹了口气，微微安是不会和我开这种玩笑的。

“你是中国人吧？”是一个年轻的男孩的声音，那么熟悉，仿佛昨日那个男孩出现在我面前，他既不安静也不磊落，只是他说，我叫安磊，安静的安，磊落的磊。

“安磊？”

“安磊？我叫孟小北。真高兴，在巴黎还能遇见中国人。我现在看见每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人，都想扑过去亲两口！”他一瞬间像个兴奋的孩子，我撇了一下嘴角，怎么会是安磊，不会有这样的相遇，隔着天隔着海，连离别都是悄悄的。朋友在MSN上说：栀子，安磊没有找过你。这，很好。

“你的眼睛看不见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白内障，做手术就会好的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快点做手术呢？”

“因为我不想看见这个世界。”

“你真奇怪。”他在我身边坐下来：“我来巴黎读书的，没有什么朋友，在学校里很寂寞，因为没有我喜欢的人。”

“你有女朋友在中国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碰碰我的胳膊：“你自己在外面吗？那多不安全。你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咳，我是指女生朋友，很好的那种，我觉得好象和你认识很久似的，一点也不陌生。”我侧了侧耳朵听见他噼里啪啦翻包的声音，一边翻一边嘟囔：“这是我的证件，我的学生证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证件，我不是坏人。”

我忽然就笑了。这个男孩子也坦率得可爱。

微微安回来的时候，我和孟小北已经无话不说。她生气地跺脚：“栀子，你怎么随便和陌生人讲话。”(奇*书*网.整*理*提*供)

“微微安，这个是孟小北，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。”我站起身来介绍，微微安一把扯过我，冷哼一声：“穿白衬衣的小白脸，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。”

孟小北有些郁闷地还嘴：“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何必呢？”

“少跟我攀亲带故的。”微微安拉起我的手就走，我相信她还会很给面子地奉送两个白眼，孟小北没有追上来，我的心里有微微的失落。我喜欢听他的声音，如果再忧郁一点，我宁愿相信是安磊在我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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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要说说微微安。

她是一个中法混血儿，白皙的皮肤，轮廓很深的眉眼，看起来很美。我来法国的时候，这个城市除了干净得一尘不染的天空，其他的都是陌生。我疯狂想念着安磊那张清秀的脸，无数次的在人群中幻想着看见了那个身影，他转身朝我微微地笑，然后扭头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每一次，我都寻找那个幻觉，在巴黎街头，忽然的相遇，然后每一次，我都会迷路。我用着半声不熟的英语向别人问路：“Exeseme？”那个女孩在广场上吃冰激淋，棕色的头发亮得如绸缎。她抬起来头笑：“你是中国人吧？”

微微安是个很幸福的孩子，这种幸福来得不真实。她的爸爸妈妈都在中国，她说她喜欢巴黎的气氛，喜欢巴黎湛蓝的天空，尖尖的圆形建筑，还有莱茵河上的船。她快乐得不真实，比起来我的忧郁，她总是叹气：栀子，你的安磊真是个传奇。

孟小北偶尔也会问：“栀子，你有那么爱他吗？我是说安磊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是不是为了他而不想看见这个世界。”

我便不回答，眼前的漆黑像电影一样回映着昨日的画面，安磊喜欢穿休闲服，有一双黑得像夜的眼睛，他会陪我去游乐园骑木马，会纵容我将硬币攒起来留着结婚。如果，如果不是他的爸爸和我的妈妈结婚了，两家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仇恨，那就好了。可是这也就是假设而已。

我又叹气，孟小北忽然拉了我的手，说：“出去走走吧。”我听见微微安削苹果皮的声音断了一下又接上，于是点头说，好。

孟小北的手一直捉着我的手，那手的形状像是上帝打造好的，正是适合我的轮廓。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，他停下来问：“栀子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没看到。”我摇头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“可是我看到了巴黎的天，广场上成群的鸽子和小孩子嬉戏，还有一个流浪的画家在街头画像。”

“这有什么意义吗？”

“这就是眼睛的意义啊，上帝给我们制造了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，但是有很多人失去了它，他们因此而痛苦，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呢？”

“小北，你尝试过黑暗吗？这也是一种安全感。”

“我尝试过，两年前，我出了一次车祸，听我爸爸说，当时是去机场的路上，我正要来巴黎。可是因为是雨天，司机又开得快了一点，就撞了车，我的头部被撞到了，造成一段时间的暂时失明。黑暗可以让人冷静，可是栀子，生活是需要面对，而不是逃避的。”

我摇头：“也许吧。”

孟小北便不在逼我，只是牵起来我的手，那一瞬间，我感觉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他用娴熟英语问：“给我们画张像好吗？画两个人在一起的合像。”我不知道他此刻是什么表情，眼神落在哪里，我的脸却着实地烧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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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早上的阳光很好，也只有巴黎有那么浪漫的天气。我像往常一样坐在19楼公寓的阳台上听微微安念法文的原文课本。读了一半，她忽然就不念了，叹了口气问：“栀子，你什么时候去做手术？”

“再等等。”

微微安又叹气：“我想我是喜欢上孟小北了，他让我劝你去做手术，明知道会很愚蠢地被拒绝，我还是问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却也很自然地点头，孟小北的确是很讨人喜欢的男孩子：“那就告诉他。”

“可是他好象很喜欢你呢！”微微安困惑地把头埋在我的膝盖上，我的指间碰触到她头发的柔软，像绸缎一般。她说：“他看你的眼神困惑又迷人，他说，你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，吸引着他靠近。”

“微微安，试一下吧，说不定他对我只是朋友的感觉，女生对自己喜欢的男孩子最爱胡思乱想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恩。”

“那我现在就去找他。”

门“乓”地一声关上，微微岸甚至忘记了和我说再见。我依然在阳台上，阳光穿透我的身体，仿佛要燃烧掉我的灵魂。我想瞎子是没有眼泪的，可是我的脸还是湿了。我不承认自己喜欢上了孟小北，因为安磊的影子已经扎根在我的心里，是一尊魔。

那一天过得相当缓慢，我等待着微微安开心或者不开心地回来，却没想到最坏的结果。她哭着撞进门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小北他忽然晕倒了，都怪我，都怪我太任性了，竟然不小心把他推到了喷水池，他在水里吸了两口气就休克了。”

我和微微安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孟小北还在昏迷，医生说：“病人脑子里原本就有因车祸而残留在脑部的血块，所以才导致的休克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”微微安像虚脱一样瘫软在我怀里，我此刻忽然有了做手术的冲动，我想看到这一切，我所不想逃避的。

孟小北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，微微安已经回家休息了，我坐在他的病床边，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，手心里沁满了汗，像是掉进了梦魔的深渊。他睡得极不安稳，呼吸粗重得好象随时要断掉，然后他就醒了。

他问：“栀子，是你吗？”

“小北，别怕，我在这里。”

孟小北把我拥在怀里，他的怀抱里温暖而亲切，他喃喃地问：“栀子，是你吗？”那声音遥远而忧郁，我不自觉得流下眼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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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小北和微微安都变得很奇怪。这个尖牙厉嘴的忽然温顺得像一只猫，而孟小北呆在我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他对我的照顾和关心达到一种宠腻的程度。我开玩笑似的讲：“小北，你不要爱上我哦。”

“好，等你眼睛好了，我就和微微安回中国见我们的父母。”

“你和微微安？”

“恩，栀子，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管你一辈子。”我终于明白了，孟小北话里的含义，我的存在不过是一场对微微安的拖累。

那个孩子气的男孩，那个笑声爽朗的男孩，那个会在广场上狂奔的男孩，此刻，他的灵魂，跑到哪里去了？

我决定回国做白内障手术，是我自己回去的，孟小北只是说，等你的眼睛好了，我们三个一起去普罗旺斯看一望无际的薰衣草。

我点了头便登上了回国的飞机。

是朋友小末来机场接的我，她长高了，长到比我还高，我甚至能听得到她骨头里噼里啪啦膨胀的思念。她抱着我又哭又笑：“栀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她没有提安磊，我也没有提起，彼此心照不宣，提着行李直奔医院。我是那么迫切地想看到这个城市，这个遍布着我的青春和爱情的城市。

孟小北说得对，上帝给了我们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那曾经快乐的，悲伤的，惨痛的，现在一一数落起来都是美丽的回忆，如同胎记，不可磨灭。

我的眼睛恢复得很快，小末每天都带好吃的来看我，还讲一些其实并不好笑的笑话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微笑着，觉得世界柔软芬芳。毕竟我被人那么真诚地爱着。出院的那一天，我穿了洁白的裙子去了游乐园。我是翻墙进去的，小末说过，我翻墙的动作就像一枚飘落的玫瑰花瓣，那么优美，只是，安磊是不喜欢的，他讨厌我省下十块钱换成硬币塞到小猪肚子里。

而现在，游乐园已经不要门票了，听说要建成公园了。

木马的漆已经班驳，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灰，我坐上去不管它是不是湮没了我的洁白。我开始哭，因为我又看见了那个幻觉中的身影，他坐在我身后的木马上，微微地笑。

“栀子，是你吗？”他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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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磊站在阳光下冲着我笑，好看的牙齿一闪一闪的，明朗而忧郁，一如曾经。他说，你怎么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，你记得吗，我们说好的，你要来看我打篮球，wrshǚ.сōm我们不见不散的。

恩，不见不散。

我们一起坐在班驳的木马上，等到看落日的那一刻，暮色四合，他牵了我的手说：“去看看我妈妈吧。”我点头，想起来一句话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。我叹了口气，这一切谈何容易。

我们去疗养院的时候，安磊的妈妈正坐在轮椅上给护士小姐唱曲，是那种昆曲，那个护士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，果冻般晶莹的眼神。她说：“阿姨，您唱得真好。”“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就经常给你唱。”安磊的妈妈笑笑说：“小婷，你去看我的栀子花浇水了没有。”“浇了，那几盆都长得可旺呢，都拱起来骨朵了，过两天就要开了吧。”小护士开心地笑：“阿姨，您可真神了，连隔壁林奶奶扔的蔫掉的花苗都养活了。”

安磊静静地微笑。

想起来她曾经发疯的拿花盆砸人的样子，我怯怯地问：“我也进去吗？”

“别怕，她已经谁都不认识了。”

安磊走进去，护士很惊讶的样子：“安磊，你有很久没来了呢？阿姨最近情况越来越好了，都可以自己养花了。”

安磊妈妈摆手招呼我过去，她呵呵地笑问：“你长得可真漂亮，这个男孩子是你男朋友吧，可真帅呢。你是来疗养院看你妈妈吧，那快去吧，别再这耽误了。”

从疗养院出来，安磊一直都没说话，我的心打起了小鼓，就这样静静地走着，他忽然拉了我的手。我的呼吸都停止了，只能看着他的嘴唇离我越来越近，我看见他眼睛里有晶莹的挣扎，他说：“栀子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“安磊？”

“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，我妈妈都可以放下对爸爸和你妈妈的仇恨了，我们为什么要让上一代的恩怨影响我们的未来？”

“安磊，给我一点时间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以跟你走，但是，请给我一点时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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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在MSN上遇见孟小北，我说：“小北，我找到安磊了。“

“那你要放弃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幸福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，栀子，祝你幸福。”

“小北，我想明白一件事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从头到尾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”

“栀子，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。”

孟小北说完就下了线，我的心里豁然开朗起来，他说他一直都是喜欢我的。原来我不曾被抛弃过，他表现的那些决绝不过是我的幸福一场。我给安磊打电话说：“安磊，我们明天就走吧，先去普罗旺斯，我想看看那里一望无际的薰衣草。”

安磊说好：“我马上订机票。”

这种私奔式的经历让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可以和安磊牵着手走在法国的土地上，棉对着陌生的族群肆无忌惮地大笑。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，太过来势汹汹，一个眨眼的姿势，就要落尽了吧。

第二天，我去安磊的住处帮他收拾行李，他去疗养院再一次去看妈妈。安磊的东西不多，都整齐地码在了箱子里，可是那箱子真的是太重了，我打开想丢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。

如果没有看到那张画，我想我们会在一起，抛开世俗的枷锁，开心的生活。

那张画就在行李箱夹层的位置，我拿着它跑下楼，发现外面下了很细密的雨，一如原来我离开的天气。我想告诉安磊一些事情，迫切地想告诉他，我要和他在一起，永远地在一起。我找到安磊的时候衣服已经淋湿了，在马路的对面，他慌张地向我奔过来，那眼神里满是绝望。这一切还没来得及发生就结束了，安磊的身体像鸟儿一样飞出去在空中划出一个优美的抛物线。

我手里的画被他撞飞到远处的小污水坑里，画里，我迷茫无光的眼，和安磊明朗的微笑，那上面却写了六个字，栀子和孟小北。

雨下得真大，整个世界都在哭。

尾声：听说，安磊妈妈的栀子花一夜忽然绽放了，那香气飘得好远，渗透在疗养院的每一个角落。我重新回到了法国，坐火车去了普罗旺斯，那里的薰衣草开得真美，我却只记得那个男孩用忧郁的声音问我：栀子，是你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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